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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
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
碧霄。”刘禹锡这首《秋词》，一反自古
文人的悲秋情节，写出了秋日的壮丽
和高远，以及作者赞美秋天的激越诗
情，读来令人振奋，平添几分喜秋的
情愫。

秋天禾谷丰熟，给人带来收获的
喜悦。明朝诗人胡俨《喜秋》诗云：

“黍稷闻皆秀，鸡豚喜渐肥。野人能
足食，游子憺忘归。”秋天来了，五谷
飘香，家畜渐肥，村野人家都能吃饱
饭了，飘流在外的人也因此不想家
了。南宋诗人范成大则描写了农家
秋收的欢乐景象：“新筑场泥镜面平，
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
一夜连枷响到明。”这场景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稻乡依然很普遍，经历过
的人应该并不陌生。相比之下，辛弃
疾的“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
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和白居易的“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
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则别
有一番情趣。民以食为天，秋天里五
谷成熟、瓜果飘香，还有什么比这更
让人高兴的呢？

秋天色彩斑斓，给人带来美的享
受。“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
寒烟翠。”这是范仲淹眼中的秋天。

“秋景堪题，红叶满山溪；松径偏宜，
黄菊绕东篱。”这是关汉卿笔下的秋
天。迷人的秋色，醉人的秋景，成就
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譬如：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
色秋。”“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
二月花。”“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
黄橘绿时。”“诗情也似并刀快，剪得
秋光入卷来。”而更令人叫绝的是，不
知是谁将秋水比作美人的眼神，所谓

“眉如青山黛，眼似秋波横”，特别是
《西厢记》中，莺莺“临去秋波那一
转”，直叫张生“透骨髓相思病染”，这
便演绎了一出欲死欲活、起伏跌宕的
爱情绝唱。

秋天气候宜人，给人带来舒适的
体验。秋天秋高气爽、天朗气清，没
有夏天炎热，没有冬天寒冷，虽说初
秋还有“秋老虎”一说，但很快仲秋后
天气便转凉爽，进入一年好时光。白
居易游伊水时留下这样的诗句：“下
马闲行伊水头，凉风清景胜春游。何
事古今诗句里，不多说著洛阳秋。”
秋天自然是出游的好时机，遍游名山
大川的李白登上安徽宣城的谢公楼，
并赋诗一首：“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
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景
美，诗美，秋天的天气美，诗人的心情
美。比较而言，杜牧的《七夕》则着意
写秋夜的清凉：“银烛秋光冷画屏，轻
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
看牵牛织女星。”但这清凉恰是金风
玉露、秋月寒江的美之所在，正如杨
万里诗：“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
可人天。”

当然，秋风起，秋叶黄，也有着
容易使人感伤的一面，譬如楚国诗
人宋玉被罢官后，在他的《九辩》中
便写有这样的句子：“悲哉！秋之
为 气 也 。 萧 瑟 兮 ，草 木 摇 落 而 变
衰。”《楚辞·九辩》对后代文人影
响很大，因此有人说文人或世人悲
秋始于宋玉。

事实上，秋作为四季之一，本身
无所谓悲喜，悲喜只是人的主观感受
或体验而已，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
鸟惊心”。无非是，乐观积极的人眼
中含喜，悲观消极的人目中有悲，譬
如同样是被罢了官，刘禹锡眼中的秋
天不是萧瑟与衰落，而是跃动与绚
丽，这才吟出了“我言秋日胜春朝”的
昂扬诗句。

♣ 周振国

喜 秋

ZHENGZHOU DAILY 72022年8月29日 星期一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孙明梅 E-mail:zzrbzf@163.com 郑 风

1967年，袁隆平提出“安江农校
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呈报湖南
省科委获得批复后，由袁隆平、李必
湖、尹华奇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
科研小组正式成立。1970年，袁隆
平、李必湖、尹华奇来到海南岛崖县南
江农场，进行三季水稻试验。在调查
野生稻分布情况的时候，发现了一株
花粉败育野生稻——袁隆平命名为

“野败”。就是这株“野败”，让他们的
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

1971年初，袁隆平调入湖南省
农业科学院新成立的杂交稻研究协
作组，成为一名专业研究水稻杂交的
科技人员。1973年10月，在苏州召
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袁隆平发表了
论文《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
正式宣告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
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
大突破。1975年，袁隆平团队摸索总
结制种技术成功，为杂交水稻大面积
推广提供了支撑。

1979年4月，袁隆平在菲律宾
召开的国际水稻科研会议上宣读了
用英文撰写的《中国杂交水稻育种》的
论文，并现场对专家提出的问题进行
了答辩，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中国杂交
水稻研究水平领先。1981年，以袁隆

平为代表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
协作组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技术发明
奖特等奖”。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
在开展相关研究，但只有我国应用到
了大面积生产中。

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
中心成立，大批优秀人才从基层进入
中心。为了提高大家的专业理论水
平，袁隆平争取经费把他们送到国外

“充电”。1985年，袁隆平发表了《杂
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探讨》，提出了选育
强优势超高产组合的四个途径。
1986年10月，在长沙召开的首届世
界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袁隆
平作了《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
专题学术报告，并提出了今后杂交水
稻发展的战略设想，得到与会专家、学
者的赞同。这一年，袁隆平成功培育
出杂交早稻新组合“威优 49”。1987
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被列入国家

“863”计划专题，袁隆平组建了两系
法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进行研究攻
关。1995年，历经9年的艰苦努力，
中国独创、领先世界的两系法杂交水
稻终于获得成功，一般比同熟期的三
系杂交稻增产5%~10%，而且米质
也有明显改善。这一年，袁隆平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年12月，以湖

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依托，组建
成立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袁隆平担任主任。

1996年，被誉为水稻“第三次革
命”的超级水稻研究被纳入国家计划
——农业部牵头实施的“中国超级稻
研究计划”启动。项目分三期进行，以
长江流域中稻为例，第一期目标是到
2000年育成大面积示范片亩产700
公斤的水稻品种，第二期目标是到
2005年育成大面积示范片亩产800
公斤的水稻品种，第三期目标是到
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

2000年，“中国超级稻研究计
划”第一期超级杂交稻推广面积达
3000万亩，如期实现了第一期大面
积示范亩产700公斤的目标，比当时
高产杂交稻每亩增产50公斤左右。
尤其是1999年在云南永胜，创造了
亩产 1137.5 公斤的高产新纪录。
2004年，袁隆平团队选育成大面积
示范亩产800 公斤、米质优良的第二
代超级杂交稻，提前一年实现了第二
期目标。2006年，二期超级杂交稻
开始推广，到2011年种植面积达到
800万亩。在大面积生产中，亩产比
第一期超级稻高50公斤以上。

2006年，袁隆平提出“种三产四”

丰产工程，即运用超级杂交稻的技术
成果，力争用3亩地产出现有4亩地的
粮食。按照“种三产四”，如果在全国推
广6000万亩，产出8000万亩的粮食，
等于增加了2000万亩耕地，可多养活
3000多万人。2007年，“种三产四”
丰产工程率先在湖南20个县启动实
施，取得显著成效。截至 2012年，累
计示范推广面积2000多万亩，增产

20多亿公斤。2008年，袁隆平团队培
育的品种“科超 3218”在湖南省隆回
县、汝城县、溆浦县的3个百亩“超级杂
交水稻高产攻关项目示范基地”，亩产
超900公斤，“中国超级稻研究计划”
项目三期目标在湖南提前实现。

2013年，袁隆平院士科研团队攻
关的国家第四期超级稻百亩示范片

“Y 两优 900”中稻，在湖南省隆回县
羊古坳乡牛形村实现百亩平均亩产
988.1公斤，创造了世界纪录。2016
年，袁隆平团队“华南双季稻年亩产三
千斤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经过测
产验收，早稻平均亩产达到832.1公
斤，晚稻平均亩产达到705.68公斤
（干谷），双季超级稻年亩产1537.78
公斤，创双季稻产量世界纪录。2018
年，由袁隆平团队培育的超级杂交稻
品种“湘两优900”再创新高，试验田
亩产达到了1203.36公斤。

2017年，由袁隆平任主任，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青岛
市政府、李沧区政府共同建设的青岛
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投入运营，抗盐
抗碱性的“海水稻”研发成为袁隆平的
主攻方向。2018年7月23日《中国
日报》报道，袁隆平团队在迪拜试种

“沙漠海水稻”成功，包括“海水稻”在

内的80多个水稻品种经测产均超出
了世界水稻302.6公斤/亩的平均产
量。2019年11 月，袁隆平团队在喀
什地区岳普湖县巴依阿瓦提乡与沙
漠相连的试验田里试种的300亩“海
水稻”，经过测产平均亩产达到了
546.74公斤。

在“2017年国家水稻新品种与
新技术展示现场观摩会”上，袁隆平宣
布了一项剔除水稻中重金属镉的新
成果：“近期我们在水稻育种上有了一
个突破性技术，可以把亲本中的含镉
或者吸镉的基因‘敲掉’，亲本干净了，
种子自然就干净了。”

据统计，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与
推广，开辟了粮食大幅增长的新途径，
比普通水稻增产20%左右，为我国水
稻生产带来了一次飞跃。自1976年
大面积推广至2016年，全国累计推
广杂交水稻 80亿亩，增产稻谷6000
亿公斤以上。近几年，全国杂交水稻
年种植面积2.3亿亩，每年增产的稻
谷就能养活600万人。

袁隆平团队的杂交水稻已经种
到了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等非洲国
家，并在当地不断创造出高产纪录，原
来每亩400公斤的产量，现在已经刷
新到了1440公斤。截止到2019年，

全球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杂
交水稻的大面积种植，每年种植面积
达到了700万公顷，普遍比当地水稻
增产20%以上。

别忘了他们
在我国，现在如果提起水稻专

家，大家第一个说到的，几乎都是袁隆
平先生——他就是水稻界的“太阳”，
以至于很多著名的水稻专家都被人
们忽略。当然，他在杂交水稻方面的
贡献确实太大了，绝对是当今水稻育
种界的“1号”。但在我国水稻生产史
上，除了袁隆平先生，还有一大批水稻
专家都做出了卓越贡献。

比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农业
科学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
人，中国农科院第一任院长、研究员丁
颖先生，1926年就在广州郊区发现了
野生稻，随后进行通过野稻培育成栽
培稻的试验，并获得了成功，证明了两
者亲缘关系相近。1933年发表的《广
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的新种》和
1957年发表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
及其演变》，均论证了我国是栽培稻的
原产地，起源于华南，纠正了“中国栽培
稻起源于印度”的说法。
1989年，日本学者渡部武尊
称丁颖为“中国稻作学之父”。 37

连连 载载

该书是陆铭自 2016 年的《大国大
城》之后，创作的又一部学术科普读
物。六年来，《大国大城》成了长销的畅
销书，陆铭呼吁的户籍制度改革与大城
市治理思路，也频频能在各级政府出台
的政策文件中看到呼应。然而，关于中
国城乡变革的脚步是不是已经放缓，中
国的城市化何时会见顶，中国的人口红
利是否已经消失？这些问题伴随着时
而闪现的大城市之辩逐渐成了人们讨
论的热点。在当前中国经历的空间大
变局中，除了人口向城市集中，还有人
口向大城市集中、向大城市的中心城区
集中。这三个层次的集中，就是陆铭新

书所要说的“向心城市”。
在大城市之路遇到很多质疑与争

论的当下，厘清城市化进程中某些似是
而非的观念，根据长期的观察、深入的
研究和大量实证数据去解读有关城市
化、区域发展与城乡关系的理念与政
策，是必要且紧迫的。这不仅是各级经
济活动决策者、城市管理者所要面对的
事情，更是生活中每一个普通人会面对
的思考。正如上海交通大学何帆教授
所说的，《向心城市》一书所讨论的内
容，能帮助读者读懂中国城市化的未来
方向，也能解开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

“身在何处”的困惑和烦恼。

荐书架

♣ 萱 齐

《向心城市》：读懂中国城市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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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晓声

鄂力印象
算来，我与鄂力相识大约近二十

年了。却记不清是怎么相识的了。
似乎，是乌尔沁第一次带他到

我家的——小乌曾是胡绳的秘书，
而胡绳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仙逝久矣。鄂力为胡绳先生制过
印，与小乌是朋友。那时他俩还是
青年，而我也没老。小乌是蒙古族
人，鄂力也是蒙古族，他俩的友谊，
可谓青年之间的民族友谊。

又似乎，我是在王蒙、吴祖光或
刘心武哪一位家中初识鄂力的——
当年鄂力是他们的小友。

当年将鄂力视为小友的又何止
他们三位名人呢！那真是太多了
呀！有些人我只是心存敬仰，从没见
过的。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已不
在，如冰心、季羡林、吴作人、臧克家、
杨宪益、华君武、于光远、吴祖光……

鄂力何以会与那么多文艺界的
大家往来如亲呢？这是鲜为人知的。

然而我却知道一个事实——
他们当年都夸他是好青年，也有长
者这么说他：“鄂力啊，那可是个好
孩子。”

他怎么就会在他们之间获得那

么佳的口碑呢？我与他来往多了，
渐悟个中缘由。

首先，鄂力自幼尊崇文化。对
文化的亲近，使他对于德高望重的
文化人士心存由衷的敬意。但当
年的他，即使仅想远远地看见他们
中的哪一位也不可能——他们中
的大多数似乎在“文革”的年代从
人间蒸发了。

“文革”结束后鄂力才二十多
岁，而他的篆刻水平已显示风格，在
爱好者中颇有名气了。我们前边提
到的那些可敬长者们纷纷归队，又
重现于人间了。

在极偶然的情况下，鄂力的篆
刻获得了其中一位长者的欣赏。于
是逐渐的，这青年的篆刻水平首先
在欣赏眼光很高的长者之间获得了
肯定、鼓励和指点——这使鄂力受
益匪浅，篆刻水平提高迅速。

“德才兼备”一词，是对人的盛
赞性的评价。我一向更愿将“德才
兼备”归于较平实的位置来评价人，
特别是青年人。

什么是才？一个人有多大的技能
成就方可谓“才”？如果一名青年演员

演戏演得认真又好，一名青年歌手广
受称赞，算不算有“才”？倘算，那么一
名泥塑的青年传人算不算有“才”？倘
也算，那么鄂力在篆刻方面当然也完
全可以说是有“才”之人了。

如今的鄂力早已不是青年了。
三十余年间，他刻呀刻呀，对篆刻的
执着痴心未改，对自己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正所谓其入愈深，其悟愈
明，其艺愈精。

他已从青年成为篆刻界中的
“前辈”了！他已确确实实成为此界
中的名人！怎么能不承认他是有才
之人呢？只不过，一位篆刻家不可
能像歌星或影星似的“一夜成名天
下知”而已。

在篆刻“界”外，鄂力是默默无
闻的，然而这一点从不曾困扰过
他。他仍然沉浸于篆刻艺术之中，
很享受那一种默默无闻。能对一
种远离名利场的艺术专一若此，如
今有这一种定力的人是不多的。
故我不但敢言其有才，还心怀敬
意。

何谓“德”呢？我想，对不同的
人，当有不同的要求。如果一个人

几十年如一日，富有同情心，以助人
为乐，尊老爱幼，言行正派，从不干
唯利是图之事，崇仁尚义，并且对世
道人心一向能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
——那么，民间就会说他是一个有

“德”之人的。故我认为，以民间准
则来评价鄂力的话，他是当得起

“德”字的。
前面提到的那些可敬的长者

们，几乎人人都受到过鄂力的关心，
他是他们的忘年交、“小朋友”。方
成前辈曾对我言：“鄂力是我们大家
的勤务员。”而鄂力的“德”，不仅局
限在那些可敬长者们之间。据我所
知，在社区，在邻里关系中，在与一
切人的关系中，他都是一个民间常
说的“好人”。如今，我也成了他的
老朋友，因为我也老了。

当年那些能在他的事业上给他
以肯定、鼓励和指点的可敬的长者
纷纷辞世。我很愿意像他们一样给
予他一些帮助。但我对篆刻实在是
外行。那么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
呢？想来想去，在他的篆刻作品即
将办展之前，我也只有写此一篇印
象侧记，权作助兴。

老丁名叫丁南海，一米八左右的大个子，
身姿挺拔。黑红的脸膛，寸头，鬓角稍有白
发，看起来很有精神。老丁是打游击出身的
老干部，上世纪 70 年代在我们公社当副书
记，常住我们村。老辈人都说他是苦出身，在
我们村当过长工。打游击时也在我们这里，
当过排长。

老丁和我们村人很熟，谁家几口人、住在
哪儿、门朝哪里开他都知道。老辈人喊他老
丁，他说这样叫着亲切。他很朴素，常年穿着
件洗得褪了颜色的中山装，脚穿解放鞋，裤脚
也常半卷着，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老丁从来
不吃派饭。他在我们村几个生产队轮流转着
干活，每到下晌收工时，总会有人喊他：“老
丁，走，到我家吃饭。”他也就跟着去了。吃过
饭，粮票和钱虽然不多，但定是要给的。

村里人喜欢老丁开会，因为他有点口吃，
会便开得很短，他的开场白常常是：“我，我
打，打游击的时候。”没说几句他便没话了，示
意旁边的人安排工作，接着便宣布散会。老
丁开会虽然很短，但在工作中却还像当年打
游击一样，时常冲锋在前。

那时的盘山渠道刚修好，可以用水库里
的水浇地了，山里人浇地没有经验，渠水从山
上冲下来，水势很猛，流量稍大经常控制不
住，不时冲坏山下的土渠。浇封冻水时，天气
很冷，溅起的水花在河渠的两旁结成了冰凌，
有人在巡河时发现有一段河渠被水冲毁，水
都流向了大路，闻讯赶来的几个年轻人，大家
看着冰冷的河水很是畏惧，不知怎么办好。
老丁从远处看到后，就带着铁锹赶了过来，他
将裤腿一卷，鞋袜一脱，拿着锹就跳入了冰冷
刺骨的渠水中。年轻人一看老丁跳入水中，
也都纷纷学着老丁的样子跳了下去，不一会
儿就把缺口堵上了，保证了浇地的顺利进行。

第二年春天，正当小麦扬花的时候，一场
阴雨过后，半夜突然起了大雾，为了防止雾掠
影响小麦授粉，老丁在大队部用高音喇叭通知
大家起来拉雾。拉雾就是顺着畦垄，两个人拉
着一条绳子，从麦穗头上拖过，抖掉粘在麦穗
上的雾水。大队部与我们生产队隔着一条深
沟，大雾弥漫，看不清道路，大家去地里只能探
索着前行。当大家赶到指定的地块时，老丁已
经在那里等着大家了。天色微明，大雾散去，
大家的衣服早已湿透，冷风一吹，顿觉寒冷。

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的小麦取得了大丰
收，突破了 10 万斤，是往年收成的好几倍。
从这开始，人们终于吃上了饱饭。

40 多年过去了，老丁书记也早已离我们
而去，我们村里的人却还时常怀念他。

百姓记事

♣ 牛小国

老丁书记

人与自然

♣ 韩红军

开在黄昏的紫茉莉
在最后一抹晚霞里，一片片墨绿

的叶子，泛起了碧玉青光。一朵朵细
长的喇叭状花朵，从绿叶间探出身子，
把一首小夜曲吹得悠悠扬扬。蕊心中
抽出的一束细长蕊丝，轻沾暮霭，白嫩
晶莹，犹如银捻玉雕。最迷人的还是
它的花色，似是夺走了晚霞仅有的那
抹绚丽，亮眼的玫红，深红姹紫。这一
朵朵盛放的花，朝向各不相同，或顺
光，或逆光，或侧光，于是呈现出了不
同的色彩和风韵。

当我踏着暮色归家，走近所住的
楼洞时，无意间看到修剪平整的冬青
丛中，兀自冒出了一棵蓬壮的紫茉莉。

之所以一眼就能认出了它，是因
为童年时母亲在旧居老屋旁也种过一
株。夜开昼合的喇叭状花朵、鸡腿拐
骨状突兀的枝节、黝黑坚硬的果实，让
我印象深刻……

从邻居家刚移来时，母亲将紫茉
莉种在一只陶盆里。第二年春末夏
初，母亲将盆中的根茎移植到了厨房
西墙下。当年，它就长到了一米多高，
并且由一棵蔓延成了高低错落的一
丛，从6月初夏能一直开到深秋的11
月。因为它昼合夜开，母亲唤它“夜来
香”。后来我从书上看到，紫茉莉与夜
来香虽都在晚间开放，却是完全不同
的两种花草。紫茉莉是紫茉莉科紫茉
莉属的草本植物，花型相对较大，以玫

红色花居多，此外还有白色、黄色的
花；而夜来香为萝藦科夜来香属的木
本植物，开细碎的小白花。

“紫茉莉”抑或是“夜来香”，在乡
村、在母亲眼里，它仅仅是一个识人辨
物的代号罢了。小暑、大暑、立秋……
酷热的暑期，也正是玉米、花生、山药等
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除草、打药、施
肥、浇水，一件紧似一件的农活将父母
牢牢“拴绑”在田地里，没有丝毫喘息的
机会。父母不忍让我和弟弟跟着下田
受热，就留我们在家玩耍。疯跑一个下
午，每到四五点，就感到腹中饥饿。此
时，我总不由自主地瞅着院子里那棵紫
茉莉，盼着它早点开花。我知道，花开
了，母亲也就该回来做晚饭了。

紫茉莉一般在六点左右开放，夏
末秋初，这个时间天还未黑透，而田野
里又凉意略显。父母趁着凉快，想多
赶赶手中的活儿，收工回家总要七点
之后。回到家，洗把脸，母亲就扎进厨
房准备全家的晚饭。叮叮当当，一阵
菜刀与案板的交响后，缕缕炊烟从厨

房中飘起，同时飘出来的还有诱人的
饭菜香味……

我家的晚饭，喜欢围坐在敞亮的
院子里吃。当我们呼呼噜噜喝着稀
饭、吃着馒头时，身旁的紫茉莉也在夜
色中怡然盛开，俏立枝头，和着夜风曼
舞轻摇。这个时候它开得最艳，香味
最浓，因此也有了“晚饭花”“夜饭花”

“烧汤花”等诸多的俗名。不仅如此，
仅在《中国植物志》一书中可查的就有
十六个之多，分布之广泛、与人之亲
近，可见一斑。

我和弟弟更喜欢叫它“地雷花”。
花朵落后，绿色花托上的苞片微微缩
起，围成一个小小的篷帐，孕育生长着
一枚球形果实，慢慢由绿变黑。球果
成熟后，表面缩水起皱，异常坚硬，看
起来像一个微缩版的“小地雷”。

敲开黝黑的果实，里面却是细白
的花粉。可不要小瞧了这些细白粉，它
不但为紫茉莉的种子发芽提供营养，还
有药用价值，《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

“取其粉，可以去面上癍痣粉刺”。而它

作为化妆品，《红楼梦》中便有描写。在
第44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
平儿理妆”中，平儿受了凤姐的气，被李
纨拉到大观园散心。宝玉借机“献殷
勤”，选出一根花粉棒赠她。平儿先涂
在掌心，“果见轻白红香，四样俱美”；又
摊在面上，“也容易匀净，且能润泽肌
肤，不似别的粉青重涩滞”。宝玉告诉
她，这花粉棒就由“紫茉莉花种研碎了
兑上香料花粉制成”。

紫茉莉的“倩影”在现当代文学作
品中也频频出现，最为知名的莫过于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晚饭花》。又名为

“晚饭花”的紫茉莉，在汪先生的笔下
开得格外旺盛：“浓绿的，多得不得了
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
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女主人公
王玉英长得黑，然而一旦坐在“浓绿浓
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前，就是
男主人公李小龙眼中完美的“女神”。
红花、绿叶、王玉英，这是李小龙眼中
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
成为黄昏了”。

天色越来越暗，一个个小纺锤形
的紫茉莉蕾苞，打开了花瓣。花香渐
起渐浓，我又忆起童年时母亲在老屋
旁种过的那丛紫茉莉、忆起暮色四合
时袅袅升起的炊烟，脑海中突然也浮
现出一句：童年时的故乡，要是没有紫
茉莉，黄昏就不成为黄昏了！

秋日（油画） 钟国友


